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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1887年,一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杂志《公开审理》(OpenCourt)中发表了由李·J·万斯(LeeJ.Vance)撰写的《民
俗研究》,介绍了一门名为“民俗研究”的新学科。在这篇文章中,万斯把这门新学科的历史根源追溯到19世纪初格林兄弟对

于故事与传说的搜集工作。参见:LeeJ.Vance,1887,Folk-loreStudies,OpenCourt,No.1.P612。另外,还有许多学者同样把

格林兄弟称为“民俗学的奠基人”,可参见:SadhanaNaithani,2014,FolkloreTheoryinPostwarGermany,UniversityPressof
Mississippi,P11。

  编者按:
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百年探索与发展,是中西学术交流语境的一个重要成果。如

何呈现这一学科史及其代表作品,是中国神话学史研究的前沿问题。近十余年来,我们

与中国神话学会合作,以话题讨论、学者观察、田野报告、前沿争鸣等形式,一方面大量

刊发年轻学者的神话学研究新成果,另一方面,宏观策划,整体展示,2015、2016年先后

刊发了24位中国神话学家的最新论文,介绍他们的整体研究,全面评述其神话学研究

贡献,勾勒出了中国神话学较为清晰的当代景观。基于此,为呼应前两年中国神话学家

的集体表达,2017、2018年我们致力于扫描国际神话学的世界群象,着重对12位西方

神话学家及其相关学派、论著,作出理论、方法和学术史价值等方面的梳理,以期完成中

西学术交流对神话学西方来源的基本论证,为中国神话学科史提供新的意义。本期特

推出王杰文教授《格林兄弟的语文学与“口头传统”研究》及刘雪瑽《百田弥荣子的中国

神话研究———以<中国传承曼荼罗><中国神话的构造>为中心》,敬请学界关注并惠赐佳

作。

格林兄弟的语文学与“口头传统”研究

王杰文

(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,北京100024)

  摘 要:《格林童话》是国际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圣经,格林兄弟一直被尊奉为国际民间文学研

究的创始人。事实上,格林兄弟首先是语文学家与日耳曼学家,他们搜集与编纂民间文学的工作,
是作为他们的语言、历史与法学研究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展开的,因此,理解格林兄弟的民间文学

研究,应该放在其语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背景中来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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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提到格林兄弟,人们马上就会想到“格林童

话”,然而,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多于了解。普通人并

不知道,格林兄弟其实主要是作为语文学家(philol-
ogists),作为德语以及德国文学的研究者,或者更准

确地说,作为日耳曼学的奠基人而驰名世界的。他

们搜集、整理、出版与研究童话、传说、神话的工作,

是作为他们语言、历史与法学研究的总体工作的一

部分而展开的。

今天,“口头传统”的研究者们直接把格林兄弟

奉为学科的奠基人①,竞相转述着他们有关童话、传



  ① 萨维尼认为,任何一个群体的传统法律都反映了这一群体的“民族精神”(Volksgeist),这一观点与赫尔德极其相似。

赫尔德曾经说,一个群体的精神,体现在他们的民歌当中。赫尔德于1773年创造了“民歌”(Volkslieder)这一术语,出版了《民
歌:歌曲中民族的声音》论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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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、神话的学术思想,然而,格林兄弟生活与工作的

时代,距离我们有200余年的时间了,那时,他们专

心致志地关注各种“口头传统”的历史原因是什么?
他们搜集、整理、出版与研究“口头传统”的行为如何

构成他们更大学术与思想的整体的一部分? 反过

来,他们的学术与思想又如何赋予他们具体的“口头

传统”研究以历史意义? 自他们辞世以来,他们的历

史贡献如何被有选择地继承与发展,继而又如何驱

动(或者妨碍)国际“口头传统”的研究历程? 这些问

题都值得予以细心的辨别与梳理。

  一、格林兄弟的“民族语文学”

在雅各布·格林(1785~1862)与威廉·格林

(1786~1859)的童年时代,人们仍然认为童话故事

是乡村老妪或者愚昧的女仆们所讲的谎言,其中充

斥着迷信与无知,是令人不屑一顾的低级的“口头创

作”,在某种程度上,甚至是侮辱文明人类审美感受

的极其简单的半原始的艺术形式。只有那些说教性

的故事,在被“美化”之后,才可能在上流社会优雅的

沙龙活动中偶尔被讲述。
但是,远在格林童话集问世前100多年,德国诗

人沙尔利·佩罗就出版了《鹅妈妈的故事》童话集;

18世纪末,德国学者约翰·卡尔·奥斯特·穆泽乌

斯(JohannKarlAugustMusaus)出版了八卷本的

《德国民间童话集》。法国与意大利的学者们也在搜

集民间故事。[1](P31)这些学者不仅从文献中辑录民间

童话故事,还直接从农民、士兵、商贩、家庭主妇以及

儿童那里搜集民间故事。他们意识到,民间童话并

非只是一种娱乐孩子的小故事,而且应当是文学童

话。他们都没能抑制住操纵民间童话语言的冲动,

而对童话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加工,在搜集来的民间

童话中掺入了许多并非真正民间传统的东西。
也正好在18世纪后半叶,德国浪漫派的学者们

开始推崇民间诗歌,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真正的诗歌,

体现了普通人的情感与智慧。当然,他们盛赞民族

传统过去之辉煌是为了逃避当时的痛苦。德国浪漫

派诗人们所发现的民间歌谣与故事,大多数都是被

自由地用于他们自己幻想性的创作的。他们把现存

的民间创作进行艺术加工后变成自己的作品,即使

是格林兄弟的诗友克列缅斯·布伦坦诺(Clemens

Brentano)、阿 希 姆·封·阿 尔 尼 姆(Achimvon

Arnim)所编辑的民歌集《男童的神奇号角》也不例

外。[2](P75)

格林兄弟的工作方法则大不相同,他们是尽可

能保持口头文学朴实无华的原貌。正如舍甫琴科在

《格林兄弟·俄文版序言》中所说的那样:
极其细心和谨慎地对待自己民族(以及其

他民族)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,不但保留童话的

内容、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、故事的主旨,而

且还 保 留 它 独 特 的 语 言 形 式,这 就 是 雅 各

布·格林和威廉·格林在出版童话工作中几乎

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。[2](P5)

然而,问题在于,格林兄弟为什么能够提出并遵

循迥然有异于其前辈及其同辈诗友们的“基本原则”
呢? 从他们的传记资料中可以发现,早在马尔堡大

学求学时期,格林兄弟在法律学方面就深受弗里德

里希·卡尔·冯·萨维尼(FriedrichKarlvonSav-
igny)的研究方法的影响①。正是从这位导师那里,
格林兄弟学会了在研究社会现象中珍视历史主义,
学会了在学习和科学探索中遵循的方法。与此同

时,也正是通过萨维尼,格林兄弟结识了德国浪漫派

的著名人物布伦坦诺与阿尔尼姆,并开始意识到自

己的兴趣所在———古代德国的诗歌与语言。这是一

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。他们恋恋不舍地暂时抛开了

祖辈的职业传统(法学),不顾生活的困顿,转而从事

语言与文学的研究,立志要调查古代德国的文学、故
事、传说与迷信。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,来
搜集与整理相关材料,最终以此作为他们学术研究

工作的基础。他们竭力想要把德国乃至日耳曼语族

口头传统的“明珠”曝光于天下,而不是让它们久久

埋没于历史的尘土当中。一开始,他们辑录文献中

的相关材料,汇集朋友们寄来的相关材料,因此主要

呈现出从事文献研究的学术印记,而这些文献材料

·2·



  ① 1811年,雅克布发表了《论古代德国的工匠歌》,威廉发表了《古代丹麦英雄诗歌、叙事诗和童话》,这是他们的处女

作。之后,他们还于1812年出版了两部杰出的中世纪前期史诗《尼伯龙根之歌》《维索勃隆的祈祷》,1815年出版了史诗《可怜

的亨利希》和《老伊达之歌》,等等。

② 16世纪,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把《圣经》翻译成了德文,人们开始以较为尊重的态度对待德语;18世纪中叶,赫尔德对

平民语言赋予了特别的意义,并称之为“民族的财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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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只是业已消失了的民间传统的梗概①。
尽管格林兄弟的文献研究转向了“过去”,但是

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为了“过去”而研究“过去”,而是

渴望有益于“当代”。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,因为从

表面上来看,他们不过是在翻检故纸堆,搜集与出版

一些从来不被人提及的濒临遗失的手稿文献,强调

一些琐碎的为众人所鄙视的口头创作的文类,可这

些只是“表面上看上去如此”,事实上,他们是在强调

其中古代德语的独特性,强调这些材料对于德国语

言与文学史的重要性,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时代人民

代代相传、共同使用过的语言。
这里不能不提到格林兄弟的“语言哲学”与“民

族精神观”。雅各布·格林在《论语言的起源》中承

认:

在所有事物中,即在人们所发明的、想出

的、保存的和转给别人的以及在同他们本身所

具有的和由他们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结合中所创

造的一切事物中,看来语言是最伟大、最珍贵、

最必需的财富。但是完全掌握它并且了解它的

全部深刻性也是极端复杂和极端困难的。由其

他的神秘和奇异的事物所围绕的语言的起源是

神秘的和不可思议的。[2](P132)

在格林兄弟之前,很少有学者会关注德国古代

文学,高等学校仍然是由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构成的

古典语文学所统治②。格林兄弟显然是研究德国人

本民族语言的先行者与奠基人,而雅各布·格林更

是以其四卷本的《德语语法》,为日耳曼语文学奠定

了基础,也为“比较的历史语言学”方法论奠定了基

础。格林兄弟联手创造了从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古

典语文学研究向本土的、历史的、活着的德国语文学

的转变。在古典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,格林兄弟

使德语具有了与古典语言同等的地位,并鼓励世界

各民族人民为提升本土语言的合法地位而奋斗。

尽管雅各布·格林从事《德语语法》的研究,但
他并不试图建立一种德语理论。在他看来,祖国的

语言应当作为某种正常的、自然的东西,同母亲的奶

汁一起吸收。人民在没有语法知识的情况下不也是

可以自如地应用自己的母语吗? 语言是人民天然的

财富,他用以下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意图:
编写德语历史语法的念头完全吸引了我。

在认真阅读德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时候,我每天

都能发现这样完美的形式:它完全能够同那种

引起我们对希腊人和罗马人产生嫉妒心的东西

相媲美。同时,出现了所有同族方言之间完全

意想不到的近似情况和从前所没有发现的它们

之间存在差异的条件和状况。在我看来,彻底

研究和说明这种不间断的、持续的联系,是一件

非常重要的事情。[2](P134)

在这段话里,雅各布·格林的民族浪漫主义思

想充分地体现了出来。显然,民族统一与独立的意

识,是隐藏在他生活与工作背后的强烈动因。19世

纪前半叶的德国,外有法国这一强势邻居的高压与

威吓,内有邦国之间的对峙与倾轧。格林兄弟亲眼

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战乱频仍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。
当时知识阶层所要求的国家统一与政治民主,似乎

仍然遥不可及,但是,格林兄弟从来没有放弃推动时

代进步的努力,他们竭力通过自己的日耳曼学研究

来论证德国政治统一的语言学基础。格林兄弟认

为,从路德到歌德的整个德语文学史完全可以说明,
德语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语言[2](P207~208)。整个日耳

曼语族完全有资格获得与古希腊语、拉丁语相等同

的尊重与重视。在某种意义上,雅各布开展德语语

法的研究,正是当时民族浪漫主义的一种具体实践。
此外,雅各布还注意到了日耳曼语族内部的相互联

系与内在差异,这就需要研究它们之间是以什么方

法联系起来的。他从方法论上强调从历史的、比较

的视角研究语言关系,在他看来,如果不弄清楚更早

的古代的语言形式,就不可能理解现代的语言形式。
当然,在19世纪中叶,无论是普鲁士人、巴伐利亚

人、符腾堡人、巴敦人、黑森人、萨克森人或者是汉诺

·3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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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人,虽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邦国,各自具有自己

的语言特征,但他们又都是讲德语的人,因此,尽管

他们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,但是,他们也许更加愿

意强调自己是一名讲德语的人。

雅各布所谓的“德语研究”其实并不限于德语本

身,而是把哥特语、英语、斯堪的纳维亚语都纳入进

来了。他的语言研究远远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边

界。作为一位博雅的语言学者,雅各布热情地赞美

意大利语,并称之为拉丁语之冠,是其中最丰富、最
悦耳的语言;同样,他也赞美瑞典语与丹麦语富有表

达力。换言之,与德语或者日耳曼语一样,在雅各布

的思想中,各个民族的语言对于其所属民族而言,都
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。

雅各布深入研究了德语的内部结构,研究了这

种内部结构如何把词粘合在一起,并使它们融合为

更复杂的语言构成物的一般规律。而且,他发现这

种“内部结构”和“语言的精神”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

式发生作用,在人们的心里唤起并强化某种认同感,

进而有力地塑造了某种“民族精神”。反过来,民族

的性格和历史又反映在民族语言的性质与命运中。

雅各布强调,人们思维的自由发展归功于语言,思维

与语言都是人们的财产。人们天性中固有的自由,

就是建立在二者的基础之上的。“语言、思维、民族

精神、自由的天赋”一起构成了雅各布语言哲学的基

础。循此逻辑,德语自然是德国人民自由发展与形

成的历史成果,具有使整个日耳曼民族联合起来的

粘合力。德语所塑造的德国人,在智能方面体现出

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特征,一方面,德国人民

迷恋传统事物,另一方面则是对新事物敏感。德国

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天性中所固有的东西,又随时

准备吸收精神上的一切。

正是基于上述语言哲学,格林兄弟才会关注民

族语文学;正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民族语文学帮助德

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统一的斗争,他们才会转向“口头

传统”。“口头传统”是联系古代与现代、必然与自由

的桥梁。因此,在某种意义上,格林兄弟又是把语文

学当成某种工具,当然也是达到他们所设定的目标

(寻找与弘扬民族精神)的唯一途径。在柏林大学任

教期间,威廉·格林讲述史诗《谷德仑》与《尼伯龙根

之歌》时,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语文学本身并不是

他的目的,通过语文学重新认识史诗中所反映的久

被淹没的德国人民的精神,才是他的重要目的。格

林兄弟一直都在强调,语言的敏感性帮助人们意识

到自己是人,各民族的语言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

民族精神。因此,对于一切高尚的民族来说,语言永

远是最大的欢乐与财富。

格林兄弟的语文学研究,客观上提升了德国人

对自己的语言与民族的荣誉感,他们的皇皇巨著既

是德语区统一的象征,也确实促成了德语区的统一。

  二、《格林童话》与故事学的诞生

尽管《儿童和家庭童话集(NurseryandHouse-
holdTales)》(简称《格林童话》)自其首次(1812年)

出版发行以来,不到10年,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巨大

声誉,但是,格林兄弟作为“口头传统”的搜集者的角

色却又是毁誉参半的。作为搜集与研究童话工作的

开创者,格林兄弟已经能够被今天的国际口头传统

的研究者们在他们的时代语境之下给予相对公平而

合理的评价了。

早在1806年,受阿尔尼姆与布伦坦诺的鼓励,

格林兄弟就已经搜集、整理了数量可观的童话故事。

格林兄弟对于这些搜集而来的故事很少进行修饰,

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进行一点点改变。可

是,浪漫主义诗人布伦坦诺认为,这些未加提升的童

话故事既单调沉闷又结构混乱,而阿尔尼姆则批评

他们坚持撰写前言与做注释的工作方法。

显然,格林兄弟与他们的朋友们在如何转写口

头语言艺术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。如何谨慎地对待

普通的口头语言,以便忠实地记录它们,并把它们转

达给读者,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,而且隐藏着

深刻的思想性的原则。正如今天人们所意识到的那

样,正是通过这种工作模式的转变,格林兄弟开启了

现代意义上的“口头传统”的研究。具体来说,这里

所谓“口头传统”包括了民间歌谣、故事、传说、神话、

谚语、史诗、叙事诗等。

通过阅读格林兄弟的传记资料,我们发现,在向

朋友与邻居们搜集童话故事的过程中,格林兄弟面

对的第一个问题是,要让那些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

的老年妇女去给成年人讲童话,远不是想象的那么

简单。比如那位著名的“马尔堡说书女人”,一开始,

她敷衍格林兄弟的妹妹对她的讲述故事的请求,后
来,当威廉·格林的诚恳态度终于打动她,消除她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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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却又合情合理的顾虑之时,她觉得:“如果她去给

有学问的人们讲自己那些可疑的故事,他们会讥笑

她的。”[2](P73)最终,无奈的威廉·格林只好转弯抹角

去求助于孩子们,让孩子们去求她讲述故事,然后,

孩子们把听来的故事再转述给他们的父亲,而他们

的父亲记录下来之后再转告给威廉·格林。可以想

象,格林兄弟为了获得这些宝贵的财富,付出了多大

的耐心与毅力。

格林兄弟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更加严峻。在记录

童话故事的工作中,除了准确的洞察力与热情之外,

还需要严格意义上的转写原则。在这里,格林兄弟

区分了“真正的童话”与“伪造的童话”两种类型,正
如传记作者所评价的那样:

作为真正的研究者,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搜

集和编写工作。格林兄弟一方面保留童话本来

的、原封不动的情节,不破坏它的体系、结构和

主人公的语言特点,另一方面又赋予所搜集到

的材料以自己的语言形式。[2](P75)

语文学家们把格林兄弟最终呈现的语言风格描

述为“热情洋溢而又简单朴素”。自《格林童话》出版

之后,两百多年以来,这部著作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

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证明了上述评价是中肯的。的

确,一方面,格林兄弟并没有逐字逐句地转写童话讲

述者的全部讲述内容。他们的学识与判断力,为他

们保留所谓“童话的全部纯洁性”提供了最高的保

障,他们既严格保留真正的童话的情节、主题,保证

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都没有捏造,没有渲染,也没有

改变;另一方面,他们又公开承认他们按照语言的规

范对这些童话进行了加工。

具体来说,在转写口头文学的原则问题上,雅各

布·格林强调科学的可靠性,认为加工与改造的做

法是令人感到不快的;威廉·格林则主张进行艺术

的和富有诗意的修改。但是,既然兄弟二人在尊重

历史的必要性上具有共识,那么,两个人都会尽量恪

守尊重口头讲述的原则,赞同几乎不加改变地记录

它们的做法。坦白地说,他们“只是为了使它(童话)

重新放出自己全部优美的光辉,才按照语言的规范

进行加工。雅各布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同威廉的形式

上的 优 美 感 构 成 了 难 以 代 替 的 创 造 性 的 结

合”[2](P76)。

因此,在《格林童话》第一版的卷头上,格林兄弟

所谓“格林兄弟搜集”中的“搜集”二字,只能理解为

格林兄弟一贯的自谦式的表达策略。事实上,正如

威廉·格林的儿子盖尔曼·格林所评价的那样,“童
话以格林兄弟献给人民的那种形式重新成为人民的

财富。”[2](P76)

他们用自己的童话集,为人们打开了每一个民

族所有的美好而又珍贵的东西,全世界的人们从此

以后都知道它、阅读它、喜爱它。

是的,全世界人民都“阅读它”。《格林童话》甫
一出版,孩子们就都十分喜欢它,他们要求父母每天

睡觉前给他们读上一两则;孩子的父母们预言格林

兄弟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会给他们带来永久性的荣

誉,并且会因此激发他们及其他人去搜集更多的故

事。他们的预言没有错。

在近50年的时间里,格林兄弟———尤其是威

廉·格林———孜孜不倦地搜集、整理、出版他们的

《格林童话》,并数次对它进行修订、扩充、补充与完

善,努力使之具有完善和优美的语言形式,同时又不

破坏它纯粹的民间性质。到1886年,“大本的”《格
林童话》出了21版,“小本的”出了34版。格林兄弟

去世之后,《格林童话》重版、重印的次数多到无法统

计。他们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,

这是格林兄弟所无法预想的结果。“家庭故事”
(Household Tales)变 成 了 “书 面 童 话”(Buch
marchen),这就意味着“本真性”(Echtheit)成为一

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了,尽管格林兄弟一再声称要保

存这种“本真性”。当然,“书面童话”使得《格林童

话》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。

1819年之后,雅各布·格林基本上专注于他的

语言学研究,威廉·格林则全身心地负责童话故事

的整理与再版工作。虽然格林兄弟在工作上协同一

致,一生都保持着相依相爱的手足之情,但是他们都

具有自己的个性,而且这种个性既表现在性格上,也
表现在研究方法上,部分地还表现在研究方向上。

雅各布与科学“订了婚”,而威廉则献身于诗学。作

为简洁优雅的语言大师,威廉在口语方面具有极好

的理解能力,他用“对话”来取代“间接的讲述”,并给

予童话中某些偶然的事件以动机。必要的时候,他
还会把异文书面的与口头的版本拼接在一起,以便

创作出一个更好的版本。他既保存了原始版本的内

容与形式,又赋予它新鲜的表达与风格。如上所述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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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更严谨的哥哥并不总是赞同他这样做,却也允

许他在转录时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。

在威廉去世以后,1860年,雅各布在柏林大学

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他弟弟的工作时说:

在所有我们的书籍中,幻想故事最接近他

的心灵,他从来没有忽视它们……每当我拿起

这些故事集,我都会深深地感动,因为,在每一

页上面,威廉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,字里行间都

呈现着他的思想。[3]

雅各布的话提醒我们,《格林童话》远不只是一

种“搜集”,而是镌刻着威廉·格林的独特诗学风格

的创造性劳动。

搜集童话故事的第二卷时进展十分顺利,这主

要是得益于他们的朋友封·哈克斯特豪森与德罗斯

捷-休利斯霍弗姐妹的帮助。在她们所生活的那些

偏远地区,讲故事仍然是一种活态的传统。正是在

为《格林童话》第二卷搜集资料的过程中,威廉·格

林发现了杰出的故事讲述人多罗捷娅·菲曼,这个

老妇人来自接近黑森的尼杰尔茨维连村,从她那里,

威廉获得了大约二十个故事,这些故事大大地丰富

了《格林童话》第二卷的内容,然而,这位可怜的老妇

人却没有机会看到那本载有她的许多童话的书的出

版,因为她在此之前就去世了。
《格林童话》第二卷出版于1814年。在第二卷

的导言当中,威廉·格林表达了他希望越来越多的

故事能被及时地记录下来的愿望。他认为,这些成

果将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进化的研究奠定基础。

他再次强调了童话记录的“准确性”,并通过描述菲

曼的讲述特质传达了这一观点,他说:

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是,由此我们认识了一

位来自茨维恩乡村的农妇,这个地方就在黑森

附近。从她那里,我们获得了大量真正黑森的

故事,大部分都出版在这一卷当中了,她讲述的

故事是对我们第一卷的补充。这位妇人,身体

硬朗,五十出头,名叫菲曼。她长着一张结实而

愉快的脸,目光炯炯。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

漂亮。她头脑里铭记着这些古老的故事,正像

她所说的那样,一种天赋,并非人人都有,正好

比某些人不能把任何事情都记在脑子里。她讲

述故事时彻底、准确,具有非同凡响的生动性,

而且体现出明显的愉快。她在讲述第一遍的时

候十分流畅,但是如果我要求她再讲一遍时,她
会慢慢地讲,以便人们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记

录下来。以这样一种方式,大部分故事都像它

们被讲述的时候那样被确切地保留下来了,其

本真的光环是无可怀疑的。有人相信,通常情

况下,传统很容易会被篡改,故事保留下来只是

无心而为的,因此,故事不可能以相同的形式存

在太久。说这些话的人应该听一下这位妇人在

讲述一则故事时是多么准确,她多么注意故事

的正确性。在重复的时候,她从来不会改变任

何细节,而且,如果她发现有错误,她会立即停

下来改正它。[3]

威廉·格林努力强调人们世世代代都在以固定

不变的方式传承与维护“口头传统”,强调他们转述

“口头传统”时的准确性,强调这些“口头传统”一以

贯之的结构与内容的准确性如何让当时的人们———

包括他自己———感到亲切。

然而,既然编入第二卷的许多童话并不是格林

兄弟本人亲自搜集而来的,而是他们的朋友听到以

后写下来再邮寄给他们的;既然威廉还把他自己的

工作理念作为指导好友们帮助他搜集童话故事的工

作要求———他要求他们把一切像他们所需要的那样

记录下来,也就是说可靠而又简单,连同它所有特

点,包括方言的特点,并且不加补充和渲染———那

么,他对于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似乎也就没有理由怀

疑了。可事实上,和从前一样,格林兄弟保留了对搜

集到的童话故事的语言进行校订与润色的权利。今

天,我们只要比较一下《格林童话》的不同版本,就可

以看到格林兄弟(威廉自然应该负主要责任)是如何

着手改编故事的了。①

强调故事讲述者的重要地位,坚持认为故事对

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,是格林兄弟科学方法的典型

特征,这些思想与理念都极大地领先于他们同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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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。他们的工作方法贯穿始终,一方面努力保持

童话的内容与情节的纯粹性,另一方面又对童话的

语言进行校订与规范、提炼与润色,进而统一了童话

的叙述风格。1819年之后,威廉·格林曾屡次修订

《格林童话》。格林兄弟不仅搜集、抄写和发表了这

些童话,并且在对这种文学体裁的理论意义的理解

方面作了不少的研究工作。1822年,《格林童话》第
三卷出版,其中包括了对某些童话的注释以及文学

批评,并渐渐形成了格林兄弟的童话理论,这为现代

意义上“故事学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

第一,在《论童话的实质》一文中,格林兄弟说,
“给孩子们讲童话,是为了使最初的信念和心灵的力

量在他们纯洁而又温柔的世界里萌芽和成长。”“童
话好像是与世隔绝的,它舒服地处于优美、安逸而又

平静的环境之中,对于外部的世界不想一望。”“童话

不单纯是对那些为一时需要而制成的幻想的花纹所

进行的五彩缤纷的、任意的编织,而在其中可以清楚

地观察到意义、因果联系和思想。这里有对上帝和

宗教的见解:对于同人民的历史一起产生、接受洗礼

并且 物 质 化 的 庄 严 的 自 然 力 抱 有 的 古 老 信

念。”[2](P126)在这里,“童话的实质”被联系到“人的本

质”,那是人类心灵向内部求索而获得的高度的自由

与和谐,它在概念与范畴的世界里获得了“意义、因
果联系和思想”,却不必与外在世界产生任何关联。

如果说童话世界与外在世界有任何联系的话,那也

只是作为人们主观意志为作用于客观世界而做的一

种思想准备。

第二,格林兄弟从地理空间的、民族的层面上把

德国童话与法国、意大利的童话进行了比较,认为它

们之间存在着同源关系。这种同源关系是格林兄弟

从科学的分析工作中归纳出来的。这种学术思想逐

渐形成了后世童话故事研究的基本“学术问题”———

他们不仅仅鼓励各民族的“格林”去搜集、出版、研究

各自民族的童话故事,还为新的科学领域(故事学)

的形成奠定了材料基础、方法论与理论方向。

第三,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童话故事的同源关系

的同时,格林兄弟同等强调了童话(包括传说)的民

族性特质,这种特质具体地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民

族精神。在这个意义上,各民族的童话与传说又是

各民族认同的基础。
第四,格林兄弟还从类型的角度对童话、传说与

神话进行了比较。他们敏感地发现,童话总是讲一

些幻想的东西,总是与一些虚构的、神奇的、不符合

自然规律的、无具体时空指涉的内容相关;而传说虽

然也会涉及一些不可思议的情节,但是它们总是同

一定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、具体地点相关联。童话

富于诗意,而传说更接近历史真实;童话自然脱俗,
而传说质实可征。此外,在他们看来,童话故事应该

是神话的遗存。
格林兄弟(尤其是威廉·格林)的故事研究并不

限于对德国古代文献中故事的辑录及对德国民间流

传的童话故事的搜集、整理与出版,他们还翻译了大

量其他民族的故事。比如,1826年,格林兄弟翻译

出版了《爱尔兰的爱尔菲童话集》,在这本译著的序

言中,威廉的诗学天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,他那种专

注于人民所创造的童话的优美形象与语言表现力的

作品,为童话故事进入文学作品经典的行列做出了

巨大的贡献。
必须指出,格林兄弟并没有从事现代意义上的

田野作业,尽管威廉个人也曾亲自走访过农妇,聆听

她们的讲述。格林兄弟童话集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他

们的亲戚与朋友,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不识字的农

民,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。而且,正如阿

兰·邓迪斯所说的那样,想当年,格林兄弟不满于布

伦坦诺对于口头文本的改造,但他们自己却也没有

脱离改造口头文本的做法。①

  三、《格林童话》的国际性影响

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在世界人民中间获得了巨大

的声誉,他们激励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和诗人们着手

去搜集本民族、本地区的童话、传说与神话。虽然他

们在传说与神话研究方面没有获得可以与童话研究

相比肩的影响力,但是,他们一以贯之的清晰的搜

集、整理与研究思路、工作原则,却为他们之后世界

范围内的“口头传统”研究者们提供了范例与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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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56年,在回顾与检视了近40年的搜集与整

理工作之后,威廉·格林写道:
当我们的集子首次出版的时候,它是多么

的独一无二啊,从那时以来,已经产生了多么大

的收获啊! 那时,当我们断言说这些故事里保

留着思想与直觉,其源头应该在古代的黑暗中

予以找寻,人们听了之后报以宽容的笑声。而

现在,这几乎是不容否认的。在充分地意识到

其科学价值之时,人们开始努力寻找这类故事,
生怕会改变其任何一部分内容,然而,之前,它

们只是被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幻想的娱乐,人们

可以随意处置。[3]

威廉的话朴实地描述了真实发生过的事情:童
话故事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,在许多地方,
故事、传说、神话与民俗传统被记录下来。在德国所

有地区,然后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参与其事。在

稳定增加的搜集者当中,有一些人引以为豪的是被

他们家乡的人称为当地的“格林”。他们也经常会把

他们的集子题献给格林兄弟,并公开说明他们的灵

感来自于格林兄弟,他们的工作模式参考了《格林童

话》与《神话学》。与此同时,对于童话故事与神话的

普遍兴趣,激发了对于民间文学的所有方面的考察

与研究,于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“故事学”
“神话学”诞生了。

民俗学家鲁思·麦克里斯·耶拿详细地描述了

格林兄弟的影响史。他说,约翰·博尔特(Johannes
Bolte)与格奥尔·波利夫卡(GeorgPolivka)合作,
以格林兄弟的调查研究为核心,在补充与修订的基

础上,出版了五卷本的《格林兄弟儿童及家庭童话的

注 解 》 (Anmerkungen zu den Kinder-und
HausmdrchenderBruderGrimm)。这部著作至

今仍然是有关民间叙事的相关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

手册。事实上,早在1823年,当埃德加·泰勒(Ed-

garTaylor)翻译了《德国流行故事》之后,人们对童

话故事的热情就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。埃德加的译

本是一本翻译给英语国家的人看的幻想故事的选

集,它一共包括2卷,分别出版于1823年与1826
年。这个英译本是其他民族语言的译本的基础。埃

德加虽然主要是针对年轻朋友而翻译介绍的,但是,
他也渐渐地意识到了童话故事更广泛的重要价值,
在译本中,他这样写道:

获得快乐的时光并非译者唯一的目标。下

文中故事所源自的丰富搜集,从一种文学的观

点来看也是十分有趣的,这为这些瑰丽的想象

性创造的广泛而早期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,
显然,它们出自于某些伟大而神秘的源头,那

时,俄罗斯人、凯尔特人、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

德国人,在他们多样化的结果中,已经吸收了最

早的道德教化……[3]

在他自己有趣的注释中,埃德加经常会参考格

林兄弟的著作。
《德国流行故事》之后出版了一部故事选《菲曼

老奶奶》(GammerGrethel),这里所谓“老菲曼”(old
Grethel)的形象,代表的是格林童话中的妇人菲曼,
她曾连续十二个晚上都在讲故事。埃德加·泰勒早

逝之后,他的亲戚约翰·爱德华·泰勒继续从事他

的工 作。他 的 完 整 版 故 事 选 集 叫《魔 戒》(The
FairyRing),多年以来,该书一直都是英语圈儿童

最喜欢的读物。
对于成年读者与民间故事学的学生来说,埃德

加的译本很快就被玛格丽特·哈特的完整版所取代

了,玛格丽特在她的著作的序言中指出:格林兄弟并

不是为了给儿童提供娱乐,而是为民俗学的学生们

储藏材料。安德留·兰在两卷本的故事集中撰写了

长篇导言,讨论起源与传播的问题,他所使用的概念

的依据,是后来被称作人类学派的方法,这种概念与

方法与格林兄弟的理论恰好相反。
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出版传统故事的集子。来自

斯拉夫语族的学者们的反应尤其强烈,这主要归因

于沃克·斯特凡诺维奇·卡拉季奇(VukStefanov-
icKaradzic)的塞尔维亚故事的成功。这些故事出

版于1854年,已经是受雅各布·格林的激励之后好

多年的事情了。当年,在维也纳,雅各布通过柯毕塔

认识了沃克。那个时候,他就十分崇敬这个年轻的

塞尔维亚人对他们本土民歌的搜集工作,把它们看

作是纯粹的“天然的诗歌”(Naturpoesie)。雅各布

为沃克的故事集的德语版写了一篇导言,这也为他

本人提供了一个平台,使其得以详细论述他关于起

源与传播的理论。自然,捷克与斯洛伐克的人民应

当也欢迎格林兄弟指导他们寻找草根与他们人民的

过去。帕维尔·约瑟夫·萨伐里克(PavelJosefSa-
farik)的《斯拉夫人的古物》就深受雅各布·格林的

影响。
一个年轻的捷克学者,卡雷尔·亚罗米·厄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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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(KarelJaromirErben)也搜集故事,在记录的过

程中,他遵循着格林兄弟的工作方式与语言风格。
他帮助奠定了研究捷克童话故事的基础。

奥地利、匈牙利、波兰、俄罗斯都有学者受到格

林兄弟的影响,俄罗斯的亚历山大·尼古拉耶维

奇·阿法尼塞弗(AleksanderNikolaevicAfanes'ev)
有“俄国的格林”之称。1914年,俄罗斯地理协会的

民俗期刊以一整卷来纪念格林兄弟。丹麦的玛蒂阿

斯·温特(MathiausWinther)、斯维德·格伦德维

奇(SvendGrundtvig),瑞典的阿维德·奥古斯特·
阿菲兹留斯(ArvidAugustAfzelius)以及贡那·海

尔特-卡瓦留斯(GunnarHylten-Cavallius)都是他

热情的学生。
格林兄弟与挪威的彼得·克里斯汀·阿斯宾杰

森(PeterChristenAsbjornson)以及乔根·莫(Jor-

genMoe)维持着亲密而友好的联系。后两者搜集

了大量的挪威故事,集为《挪威民间童话》(Norske
Folkeeventyr)。格林兄弟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部童

话故事集。这些故事的英译者乔治·韦伯·达森特

把它翻译为《挪威流行故事》。他在斯堪的纳维亚见

到了雅各布,二人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点。雅各布还

给达森特的译本撰写了导言,很好地展示了格林兄

弟关于起源与传播的思想。正是达森特鼓励约翰·
弗朗西斯·坎贝尔搜集与出版他的《西部高地的流

行故事》。坎贝尔个人对于“故事学”(Storyology)
这门新兴的学科十分感兴趣,并认为这门学科的创

始之功应该归于格林兄弟。在他的《故事学》的导言

中,他提及了他们,并且言及这样一个事实,即通过

格林兄弟做出的范例:
人们现在已经在从世界多数地方搜集故

事。人们从美洲印第安人的讲述中,从南海的

岛民那里,拉普人、萨摩亚人、德国人与俄国人

那里搜集。传教士们出版了非洲野蛮人的寓言

故事;有文化的人翻译了阿拉伯语的、梵语的、
汉语的手稿。甚至埃及人的莎草纸也被挖掘出

来了,人们努力要获得它们的意义,凡此种种,
都提供了故事,它们都与现在口头讲述的故事

极其相似。[3]

在芬兰,雅各布关注《卡列瓦拉》并创造出一个

最让人喜爱的氛围,对搜集与整理工作感兴趣的人

数在增长,与此同时,人们也想要调查故事的起源、
意义及传播。这导致了作为民俗学家群体的“芬兰

学派”的兴起,他们在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基础上系统

地研究民间故事。这一研究的一项成果就是史蒂

斯·汤普森的皇皇巨著《民间文学的母题索引》
(Motif-IndexofFolkLiterature)以及阿尔奈与汤

普森合著的TheTypesoftheFolktale,这两种著

作都是民俗学家必备的工具书。
整个英格兰群岛的搜集活动都是受格林兄弟工

作的刺激开展的。人们可能会记得阿迪、巴林-古尔

德、哈特兰、亨特甚至雅各布,最终有多卷本的乡村

民俗集出版。
托马斯·克罗芬·克罗克(ThomasCroften

Croker)在爱尔兰展开搜集工作的时候,大概也正是

《格林童话》首版的时候。他的《爱尔兰南部幻想传

说与传统》出版于1825年,事实上,该书还被格林兄

弟翻译成德语,他们在其中看到了童话故事的本真

性,还给这本书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有关幻想知识的

导言。这是一个民族民间童话故事传统交叉互哺的

有趣的例子———爱尔兰的故事在德国被热情地接

受。对于许多读者来说,它们是从德语到凯尔特—
苏格兰—爱尔兰传统的第一座桥梁,反过来,1828
年的英语版本偿还了德国人表达的敬意,其中包含

了格林兄弟导言的译文。
帕特里克·肯尼迪———一名都柏林的书商———

于1866年至1871年之间,出版了三卷本的故事集,
被称为“爱尔兰的格林”。

在低地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中,知
识阶层普遍意识到了搜集传统的需要,虽然当时这

些传统仍然十分流行,尤其是在乡村人民那里。在

法国,也有许多搜集者,佩罗之后有一段时间搜集活

动减 少 了,但 是 出 版 了 多 卷 本 的《寓 言 的 小 屋》
(CabinetdesFees)。法国童话故事的搜集者之一

伊曼纽尔·科斯奎(EmmanuelCosquin),一开始是

格林兄弟的热情的崇拜者,后来又疯狂地攻击他们

的理论。欧洲的南部也开始搜集童话故事,其中,伊
塔罗·卡尔维诺(ItaloCalvino)因为他的《意大利的

童话》(FiabeItaliane)而被称为“意大利的格林”。
他也公开承认受益于格林兄弟的工作方法[4]。

格林兄弟极大地改变了口头传统研究的方法,
尤其是给予民间故事以全新的地位。达森特总结了

这一发展,他说:“通过格林兄弟的劳动,他们已经提

升了过去被看作是儿童的幻想故事与老妪的寓

言……它们现在值得成熟的男人们花费精力来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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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,具备人文科学的全部尊严。”①

  四、格林兄弟对于传说、神话及民俗的

研究

  长期以来,格林兄弟一直都怀有一个宏大的学

术计划,那就是搜集与记录人民创作的一切口头作

品与民俗。这种理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06年,当
时,格林兄弟参与了布伦坦诺与阿尔尼姆合作创作

的《男童的神奇号角》,这是一部德国民间抒情诗歌

集。1815年,格林兄弟撰写并分发了一份“搜集民

众诗歌的倡议书”(CircularConcerningtheCollec-
tingofFolkPoetry),号召人们对本地的故事以及

其他口头传统开展地方性的记录。雅各布非常简洁

而又精确地介绍了他想要搜集的内容,并简要提示

了开展搜集工作的具体办法。他强调了“口头传统”
自身的传统性、弥散性、普遍性,强调它对于历史、语
言及文学研究的重要性。他特别指出了有待搜集的

材料范围,它包括:
(1)民歌与韵文,它们在不同的季节性事件

里演唱,在节日里演唱,在纺纱房与舞厅里演

唱。与此同时,人们在田野里劳作。最重要的

是,这些民歌与韵文包含着史诗的内容,也就是

说,在这里,很可能以它们的词语、手势与音调,
某种行为发生了。

(2)散文性的传说,尤其是许多童话故事,
这里面有巨人、侏儒、魔鬼,被施了魔法与解除

了魔法的公主与王子,魔鬼、宝藏以及魔幻性能

够满足人类愿望的事物。而且,地方传说被讲

述与记忆,因为它们能够解释与说明某个地点,
比如大山、河流、湖泊、沼泽、废弃的城堡、塔、岩
石以及所有过去时代的纪念物。人们应该特别

注意动物寓言,通常是与狐狸、狼、公鸡、狗、猫、
青蛙、老鼠、松鼠等有趣的动物有关。

(3)幽默的骗子的故事与趣事、长故事;古

老的曾经风行一时的木偶戏,里面有小丑与魔

鬼。
(4)节日、习俗、惯用语与游戏;生日庆典,

婚礼与葬礼;古老的习惯法,利息费用与赋税,
土地的买卖与租赁,边界争端的裁决,等等。

(5)有关魔鬼、幽灵、巫术、好的与坏的预

兆、鬼怪与梦的迷信。

(6)谚语,动人的智慧,修辞格与复合词。[3]

雅各布·格林强调,所有材料都必须被忠实地

记录下来,“不要修饰与添加,从讲述者的口里出来,
无论何时,有可能的话,要用他们自己的词汇”[3]。
即使是那些貌似无意义的话、片断性的信息,也要记

录下来,不允许记录者擅自删除或者自行阐释这些

信息。
在雅各布看来,用当地方言来记录上述材料尤

其具有价值;同一则故事的异文从来都不应该弃之

不顾,因为在比较它们的同一版本之后,总是可以发

现新鲜而难以预料的重要细节。此外,按照雅各布

的理解,小城市要比大都会更有可能搜集到这样的

材料,而乡村———尤其是那些偏远的乡村———则较

之小城市可以收获更多材料。在这些地方,某些职

业(牧人、渔夫、矿工,普遍来说是老人、妇女与小孩)
被认为是材料好的“源泉”。

面对新技术发明的迅速扩展,人民生活的迅速

变革,格林兄弟认为,人们对于旧的童话和传说不再

感兴趣的时代可能很快就会到来,因此,搜集与记录

民众诗歌的任务十分急迫。他殷切希望并告诫那些

可能会对民众诗歌感兴趣的朋友,应该在年老的讲

故事的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之前,把他

们所知道的童话和传说记录下来。他们倡议那些纯

粹出于热爱而搜集民众诗歌的人们组织起来,做自

己喜欢做的事。他们甚至指导大家把每一个事象记

录在单页的纸上,标注搜集的地点、社区与日期,记
录者与讲述者的姓名等信息。作为语文学家,他们

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大家去当地的档案馆与修道院去

看看,记录一下古代德语的书籍与手稿未被登记的

信息。[5](P5)

差不多从1806年开始,在编辑童话集的同时,
格林兄弟开始搜集传说了。他们以与搜集、编辑童

话相类似的方式搜集、编辑传说。无论这些传说的

材料来自口头还是书面,他们都会进行统一的加工

与润色,力图用通俗无饰然而又是他们所习惯的流

畅语言来转述这些传说。换句话说,他们尽可能地

保留了传说的内容与形式,但是作为语言学大师,格
林兄弟并不是他们搜集来的传说材料的“奴隶”,只
要人们认真地阅读他们的传说集,都可以清楚地分

辨出兄弟二人相互补充、相得益彰的二重唱———雅

各布的语文学的准确性与威廉的诗学的洞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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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29年,威廉·格林出版了《德国英雄的传说》,其
中包括了6~17世纪德国英雄传说的材料。在这本

书里,威廉·格林叙述了德国史诗的起源与发展的

理论,把德国史诗研究提升到与古希腊史诗研究同

等重要的地位。推而广之,在威廉·格林看来,人类

一切民族的史诗,都是“出自无名作者之手的最具有

诗意的出色作品,它们朴实而自然的形式,极为深刻

而丰富的内容,这本身是一幅新的、纯洁的、朝气蓬

勃而又繁荣兴旺的生活图画”[2](P152)。传说与史诗

是威廉一生持续关注与研究的主题,他深入研究了

上古、中古时代欧洲各民族的各种史诗,在他看来,
传说与史诗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。[2](P152)此外,

1816年与1818年,格林兄弟还出版了《德国传说》。

1821年,威廉·格林出版了《论德国古代民歌》。民

歌也是格林兄弟长期以来一直都关注的对象,威廉

个人更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民歌材料十分熟悉,这本

著作就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专业水准。
当威廉在古代德语文学中发掘其潜在的诗意的

力量的时候,雅各布也在专心致志于德语语法的规

律性的总结之余,于1828年出版了《古代德国法律》
一书。他从古代法律文件文本中了解那个时代的语

言、民间习惯、信仰和人们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一部有

关德国古代社会民情风俗的重要文献。但是,必须

强调的是,雅各布绝不是为了猎奇好异而研究过去

的法律与生活习俗,而是试图通过正确地理解过去

的本土的法律文献,助益于逐渐临近的法制改革。

1835年,雅各布又出版了《德国神话》一书,该书辑

录了大量关于创世、自然、动物与植物的起源、日月

星辰的更替以及关于死亡、命运、犯罪与救赎等重要

主题的神话,作者以鲜明、形象、准确的语言倾心撰

写了这部著作,为后来神话学的出现做好了准备。
对于古代人民的神话讲述,雅各布特别指出:

我们的祖先,直到偶像崇拜时代为止,并没

有用野蛮、粗鲁、没有任何规则的语言说话,而

是用灵活、发达、从远古以来就适用于诗歌的语

言说话。他们并没有过着混乱、野蛮、乌合之众

的生活,而是根据自古以来保留下来的关于正

义的合理认识,过着自由联盟的生活,遵守着严

肃而又美好的风俗习惯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还

是想用同样的而不是任何别的方法证明:他们

的心充满了对于上帝和神的信念,他们的生活

对于 主 宰 者,对 于 胜 利 的 喜 悦 和 死 亡 的 鄙

视……充满了简单而又美好的(虽然是不完善

的)认识。人民没有宗教是无法生活的,他们的

语言和风俗从远古时代起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健

全的形式。[2](P179~180)

这显然是一种所谓“民族浪漫主义”的语言观与

诗学观,按照“后来居上”的社会进化论的学术观念,
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对于过去时代的美好幻想。但

是,至少在雅各布的比较的历史语言学看来,古代神

话所反映出来的诗学并不能证明后来的理论话语的

正确性。恰好相反,古代人民对于神话世界的信仰,
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落后或者愚昧的反映,而是一

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的表现;事实上,古代人民同样沐

浴在太阳的光亮之下,同样具有高尚的素质,这种高

尚的素质为不同的民族保留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权

利。因此,创造力并不专属于现代,古代人民同样具

有极高的创造力。

  五、格林兄弟的自由与民主思想

格林兄弟的学术生活并不外在于他们所处的时

代,也不脱离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。他们研究

语言、文学与法律,并不是为了供读者消遣,也不是

为了逃避社会,而是为了让过去的伟大成就为现代

的利益服务。雅各布·格林公开宣称:科学不仅教

人真理,而且在必要时还应捍卫现实生活中的真理。
在他看来,科学固然保存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,是人

世间的无价之宝;但是,同人的立身之本(他指的是

毫不动摇地尊奉神圣的信条)相比却又是微不足道

的,在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之后,他说:
我岂能一边在穷究体现我们父辈纯洁美德

的德意志法,一边自己又恣意践踏当代的法律?
如果居然有人说,在我生活的时代,在我生长的

国度里,绝大部分人都弄假宣誓,叫我如何致力

于德国历史和传说的研究呢?[2](P83)

非常明显,格林兄弟的语文学与“口头传统”研
究,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研究而研究,为了博学而博

学,他们具有迫切的现实使命感。当拿破仑占领德

国的领土时,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寻找安慰,积累丰

富的知识,为德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树立信心。他

们坚信,他们的学术工作从根本上有助于德国人民

争取自由与统一的斗争。因此,他们的学术生命是

与他们时代的任务密切相关的。
雅各布·格林曾数次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,他

亲眼目睹了德国境内各邦林立、经年混战导致的民

生凋敝、社会动荡,也亲身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进步

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统一,实现民族复兴

的强烈愿望;与此同时,他也亲身体会了自己所在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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